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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弃弃疾疾的的池池州州爱爱情情
□闫红

池州这地方自古就不算特别
有存在感，但宋朝最伟大的两个词
人李清照和辛弃疾都曾在此停留。
当然，这两位跨越了北宋南宋，半生
流离中，去过很多地方也写过很多
地方，提到池州并不稀奇。只是，无
论是他们的脚步还是文字，对池州
都不是一带而过。池州给予辛弃疾
的，是物是人非的蚀骨惆怅；让李清
照感受到的，却是万里风雪中的孤
立无援。这里说说辛弃疾。

辛弃疾有一首《念奴娇·书东流
村壁》，写年轻时候的爱与离别：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
节。刬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
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
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
纤纤月。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
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
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1178年的春天，辛弃疾被江西
帅召为大理少卿，途经池州东流。才
过清明，正是春光大好时候，想那草
长莺飞，桃红梨白，处处可观，但他
却偏偏只说清明过得太匆匆，说野
棠花落了一地——— 这是因为所爱者
的离开，给世间一切都赋予了流逝
感。她不在的时光，都是异乡。

乍暖还寒时候，东风侵入梦中，
将往事也灌进来，送到他未眠的枕
边。

“曲岸持觞，垂杨系马”，青
春的笑影如电影一幕幕闪回，每一
幕里，都有她的欢颜。却忽然以一
句“此地曾轻别”结束，令人猝不
及防。

也有版本写作“曾经别”，但我
更爱“轻别”二字。离开她，可以有一
万种理由，但那所有的理由都不是
理由，归根结底只是这两个字，“轻
别”。

年轻的时候，容易看轻别离。或
是因为想去远方，或是此处有压力，
或者只是赌个气，就想抬脚离
开——— 那时我们阅历太浅，对世界
存在很多误解，以为此处与彼处容
易跨越，一转念就能回来。

像《玻璃之城》里，黎明参加示
威游行被抓，赌气要离开香港。他送
舒淇一只自己的手模，说，我的生命
线、事业线和爱情线都是用你的名
字构成。他以为这次分别只是暂别，
但是到了巴黎，生活的压力席卷而
来。冬天的电话亭里，铃声一个劲儿
响，他没有时间再来接她的电话。工
友们把别的女人撮合给他。曾经以
为要天崩地裂做背景的分手，来得
不动声色。中年重逢时，他才知道，
自己要为当年那场太过轻率的分手
付出什么。

辛弃疾的“轻别”，未必来得那
样深重，天才的非凡之处往往正在
这里，他们的感情不用太深刻，却能

够道出深情的秘密。
这段恋情颇有宋朝味道，“闻道

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纤纤月”。
那么多人见过她的纤足，不大可能
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就算宋朝
民间女子经常抛头露面，但他写很
多人见过一个良家女的纤足，怎么
着都有点失礼。

想来又是一个才子与歌女的情
缘。刚开头他们就都猜到了结束，没
打算永远在一起，想好了到时间就
分开，是最彻底的“轻别”。他们的人
生根底与轨迹，都让他们轻视那别
离。

曾看到非虚构写作者王琛写的
一篇关于作家阿乙的文章，写阿乙
从警校毕业之后，分到偏远乡村，他
未能免俗地恋爱，虽然对方都是当
地乡干部的女儿，他仍然不会告诉
县城亲友。

“最无耻的一次，女友吵架，留
了纸条跑掉，纸条上写满错别字，意
思很清楚：再也不回来了。艾国柱窃
喜，收好纸条，留作武器，如果对方
回来，他就拿出证据，喏，你说过，分
手了。”

原名为艾国柱的阿乙则自己写
道：“女人在那里就像木板上的蛋
糕，如果我不能克服饥饿，跑去吃
了，老鼠夹子就把我夹住，我就要在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上一生。”

真实得让人寒心，却也足够诚
恳。这些偶尔停驻的年轻男人，即便
会因为疲惫或是荷尔蒙旺盛而一时
软弱，但要走的时候，自会抬起脚
来。

所以刘巧珍注定留不住高加
林，崔健唱出这样的歌词：“你要我
留在这地方，你我要和他们一样，我
看着你默默地说，噢，不能这样。”

要等到中年，征伐已了，远方的
边界已经被测量，你知道自己不过
如此。衰弱感不动声色，侵染过来，
那些曾经被你轻易抛洒的爱，突然
如珍似宝。旧日太远，这爱情是灯塔
或路标，你要借助它，重返年轻时
代。

于是你忘记发过的狠，不能出
口的恶意，忘掉曾经冷酷如铁石般
的自己。你对自己说，你年轻过，爱
过，更重要的是，你被人爱过。你用
当年爱你的那个人的眼睛看着自
己，想象她惊讶疼惜你的苍老：料得
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
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有些缅怀不是为了追回从前，
而是为了搞定现在。

这就是我理解的辛弃疾的池州
情事。说起来似乎不够纯情与浪漫，
然而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那种真
实的质地。它能够与我们粗粝的生
活相通，让我们抚摸到内心不可
言说的那部分。我喜欢这首词，
超过那些赌咒发誓的情诗。它里
面不但有爱情，还有关于中年的全
部。

货货郎郎担担担担

□张刚

“塑料鞋底换针换线——— ”
“头发换针换线换颜色——— ”
货郎儿总是下午或傍晚到村口。

温暖的阳光正恪尽职守照亮着巷子，
此时村口传来熟悉而高亢的货郎担
担的吆喝声。这声音的穿透力真强，几
乎能钻进村子的各个院落，更能钻门
进窗。在炕上缝缝补补的小媳妇，在厨
房里烧锅暖灶的婆娘，爬在炕头写作
业的小屁孩们，都被这叫喊声吸引了。

很快地，货郎担担就被懒婆娘俏
媳妇小屁孩围个严严实实，货郎担担
放下，像一个百宝箱在村民眼前打开
了。百货箱是特制的，被隔成一个个正
方形的小格子，上面有一面能掀开的
玻璃，透过玻璃，一格格各种各样的花
花绿绿的好玩意发出诱人的色彩。有
村姑们最喜欢的针头线脑梳子篦子，
有小妹妹们喜欢的小发卡五色糖，有
小弟弟们喜欢的小皮球玩具小手枪，
总之都是各种让人眼馋的好东西。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村口时不
时响起这种货郎儿叫卖声。走货郎
的，大多是邻县天水秦安县的人。秦
安人就是脑瓜子活，不知从哪里倒腾
来这么多小玩意儿，把一个小卖铺一
担子就挑在了肩上。货郎担担走四
方，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塑料鞋底换
针换线”、“头发换针换线换颜色”，就
是发家致富的密码。这里的“颜色”是
一种染料，用来染花线，装在一个个
小小的玻璃瓶里，用小小的圆勺掏出
一勺来，包在小纸包。换回去，可以染
五彩线，这是村民们期盼的生活的

“颜色”。
我的家乡通渭，与被称为“货郎

担之乡”的秦安县是相邻县，货郎儿
经常从村口走过，或一人独行，或两
人结伴，有时在村口停留，有时径直
走过。那是货郎儿为了摆脱贫困，不
知从哪里倒腾来各种各样的小杂货，
挑起担子游村串社，把换来的头发、
塑料鞋底又挑回去卖成钱。这种以物
易物的流动小摊，甚为流行，一家家
一户户地，货郎担子挑出了一座座庄
院，解决了一家家的温饱，供养出了
一个个大学生。

“用脚板丈量大地，用肩膀挑起
日月。”货郎儿出门在外，打尖住店就
是一个大问题，经常央求村民愿不愿
意留一宿。留一宿就可以睡个热炕，一
大早又挑着担子出门，就留下几缕花
线作为回报。但大多时候，货郎儿或者
就住在村口打麦场的草料堆下，或者
就住进废弃的烧砖窑里，或者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了，就是路边地埂边挑一
个水冲出的小凹窝里躺一晚。这种小
凹窝，西北人称之为窝铺，总之只为能
躲过风吹雨淋。“货郎担挑着艰难，拨
浪鼓摇响梦幻，走村串乡的小贩。黄昏
后、人影远，挥不去往事如烟。”曾有一
位作词家作了这样一首歌，传唱这些
民间商贩的艰辛。

货郎的故事也听了很多，县城以

西的一处水库附近，盘山公路拐了一
个大弯，在拐弯后的一处公路内侧的
崖壁下，就是人们传说中的货郎坟。

据传说是在很早以前，总之比较
久远了。有一个货郎挑着担子路过此
地，实在走不动了。看到在弯道的正
中处，有一个小窝铺，避风避雨，便放
下担子，将货箱放在一边，把扁担当
作枕头，倒头就睡。

谁承想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过
了几天被村民们发现时，货郎还是头枕
扁担的样子，两个货箱一左一右放在身
旁，躺在这半山腰，山脚是一汪水库，远
处是绵延群山，身后是高山厚土。但这货
郎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人们自然不认
识，那怎么办呢？便有好心的村民拿铁锹
把这小悬崖上的土铲了下来，把这个窝
铺填满堵上，那货郎的身子动也没动，就
那样躺在窝铺中被自然而然地葬了。慢
慢地，人们就称这里为货郎坟。

再后来，传说有人走夜路路过此
地时，听到前面有拨浪鼓儿“咚咚，咚
咚”的敲击声，往前追却没看到人。再
后来，夜里听到这声音的类似传说越
来越多了，以至于有人专门到这里，
听听有没有响声。“货郎坟能响”，成为
一个神奇的传说。

再后来，据说是货郎的后代找到
这里来了。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认定了
这里埋葬的就是自己的先人，有人专程
到这里来祭奠。再后来传得更奇的是，
据说这货郎埋葬的地方，是一处风水宝
地，他的后代因此发了家。货郎在世时
没能发家致富，躺到这里长眠不醒倒把
家业给搞发达了，总之越来越神奇了。

有关货郎坟的传说，不仅仅陇原
大地上有，在其他地方也有。奇怪的
是，地方不同，传说的内容却基本相
似。若非是大家对货郎这一职业的同
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在过去那个
时代只能以这种想象来实现？

货郎这一职业，自宋朝以来就有
了。这些来往于乡村之间，贩卖或物
物交换日用杂物和儿童玩具的挑担
小贩，沿途吆喝着各种曲儿吸引顾
客，一路走来一路艰辛。货郎担担就
这样挑过了八百多个春秋。终于在上
世纪末，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秦安县的货郎儿勤劳吃苦，山也
走过水也蹚过，冰雪地里挨过冻，毒
日头下熬过苦。陇中大地十年九旱，
种粮食要看老天爷脸色。种地之外，就
靠这种独特的谋生方式换来了“货郎
担担精神”。这种精神也造就了当地人
既能吃苦又能闯荡的豪爽性格，造就
了既能精打细算又能敏锐捕捉商机的
生意头脑。经过上世纪后期货郎担担
的艰苦创业，大多数人在市场经济大
潮中掘得了第一桶金，对小农家庭来
讲，也算是完成了一个家庭的“原始积
累”，所以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货郎
们由“行走的商铺”，转为固定商铺。

山间小路上货郎的身影消失了，
有关货郎坟的传说，还在继续。

【闫红说】 【底层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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